
深度周刊 2023年3月2日 星期四04 主编：张东 编辑：梁丹 设计：王保英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01

“教育高质量发展·高端访谈”②

从2008年在清华大学复建心理学系，10余年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教授一直致力于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从积极心理学到积极教育，近年来，彭凯平将更多的目光和精力投注于教育、家庭和青少年，并将之称为自己“一次重要的学术变迁”。

在这位知名心理学家研究方向再锚定的背后，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的更大背景。
201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12亿10至19岁青少年中，约20%存在心理健康问题。2021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也显示，中国青少年心理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
普遍性、低龄化、高频发，“我们的孩子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社会向心理学家提出的紧迫问题。今年2月，在清华大学伟清

楼，中国教育报记者对彭凯平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教育报：您最早把积
极心理学引入中国。目前，积
极心理学广泛应用在社会生活
中，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积极心
理学和其他心理学流派的区别
是什么？

彭凯平：上个世纪90年代
末期，一批社会心理学家发现，
经过100多年的努力，人类的心
理问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他们反思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和方向错了，并认为过去心理学
研究中存在三个偏差。一是把人
简单理解为动物，典型代表是斯
金纳的行为主义、巴甫洛夫的条
件反射理论，用老鼠、狗等动物
的行为反应指导解释人的行为。
二是负面导向，重点关注焦虑、
抑郁、恐惧、自杀、愤怒等情
绪。但是人其实还有追求快乐、
幸福、高尚、崇高和审美创造这
样积极的动机。三是过去导向，
强调过去的经验记忆对我们的现
在具有影响。总结一下的话，与
其他流派相比，积极心理学是从
过去导向转变为未来导向，从消

极关注变成积极关注，从兽性的动
物假设变成人性的高尚假设，这三
点是最大的不同。

中国教育报：近年来，您也很
关注家庭教育。是什么促成了您在
研究方向上的这一变化？

彭凯平：我觉得和我们国家的
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国家
一直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教育是
我们国家特别重要的战略任务。此
外，也和我们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有
关。以前我们有个理论，认为大脑
的细胞是不变的，但现在我们发
现，基因、细胞、神经元都是可以
编辑、改造和创新的。人的心理特
征是可以变化的，而教育可以改变
人。还有一个让我感受特别深的
是，谈科学大家不一定关注，但谈
教育的话都很关注。我写了很多书
和文章，但点击率、引用率和销量
最高的，还是与教育有关的内容。
这也说明现实需求是特别大的。教
育是重要的抓手，党中央关注，老
百姓关注，社会有需求，科学研究
有结论，这是我产生学术变迁的根
本原因。

“从积极心理学到积极教育是我
一次重要的学术变迁”

中国教育报：当前，学生心
理问题有什么特点？您怎么看待
未来这一问题的发展趋势？

彭凯平：新冠疫情三年，
其实影响最大的是孩子们的心
态，我把他们称为“疫情一
代”。我曾经对30万名中小学
生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这些孩
子确实出现了和我们这一代包
括以前几代人不同的地方。比
如，由于疫情影响，过去三
年，很多人基本上都待在家
里，对真实生活的兴趣在下
降。这带来了社交无能力，他
们不太会与人交流沟通，不会
待人接物。一些在现实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生活技能，由于居
家和网络生活，变得不再那么
重要。此外，很多孩子缺乏生
命的价值感，不明白活着干什
么，为什么，图什么。我希望
下一代能活出快乐积极、美好
幸福的生活，而不是以一种封
闭的方式来对待生活，这也是
我从事积极教育这项工作特别
重要的现实原因。

今天，新的技术革命正在把
人工具化、数据化，匿名性和随
之而来的网络暴力伤害变得更加
普遍，算法则让人陷入信息的

“茧房”。另外，所有的事情变得
越来越“廉价”。比如，在现实
生活中遇见一个优秀的异性是困
难的，你需要提高自己的能力和
品位，要通过奋斗才能与之并
肩。但在网络上，一切变得如此
容易，以至于让人丧失了行动的
欲望。虽然还没有正式到来，但
是爆发性、暴力性、随机性和低
欲望，是我自己总结的未来心理
问题的特征。从现阶段来讲，这
些趋势肯定是对幸福有伤害的，
但是人的适应性也是特别强的，
也许大家会有另外一种感受幸福
的方式，只是说按照我们现在科
学对幸福的理解，这些变化都是

负面的。
中国教育报：胡鑫宇事件的悲

剧，让大家再一次关注到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您觉得我们应该有怎样
的反思？

彭凯平：心理问题在人类社会
具有普遍性，它不是咱们中国的问
题，而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但在
我们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那
就是无视、忽视甚至轻视心理问
题，这令我最为忧心。无视就是不
知道，不承认，忽视就是知道但认
为不重要。此外，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还在把心理问题生理化、政治
化，把心理问题上升到思想觉悟、
精神斗志这样特别抽象、高大的
程度。其实，心理问题就跟感冒
等身体问题一样，有很多科学的
方法可以应对。

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就是，要
正视心理问题是存在的，每个孩
子都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不要
把这个事情归结于个体、家庭和
学校，这是特别重要的。第二个
反思是，面对心理问题一定要求
救，要寻求专业的帮助，靠自己
所谓的经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一定要有专业指导和辅导。第三
个反思就是，不要把心理问题政
治化、社会化，变成阴谋和设计
陷害。在某种程度上，心理问题
只是人在遇到一些压力事件后，
心态上的自然变化，而这个变化
是有办法治疗和解决的。

“对心理问题的无视、忽视甚至
轻视，最令我忧心”

中国教育报：您刚才提到一个反
思就是不要把孩子的心理问题归结于
父母或者学校，在您看来这无益于问
题的解决？

彭凯平：对，我觉得这是特别重
要的。我们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而
不是谁承担责任。找寻责任人会安慰
到我们自己的情绪，但也许还会继续
出现下一个张鑫宇、李鑫宇。我们要
从这个过程中间找到造成悲剧的原因
是什么，有可能就是父母亲教育方法
不对，也可能是学校管理政策出了问
题，那我们就要改变教育方法，解决
管理政策的问题。总而言之，责备、
指责、批判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要顺着自己的感性去发泄愤
怒，而是应该靠我们的理性去找到避
免类似事件发生的机制，我个人感觉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反思。

中国教育报：从科学角度来看，
我们一直提倡把心理问题当作感冒一
样正常，但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依然很

难接纳孩子的心理问题？
彭凯平：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强

烈的倾向性，那就是身体化，我们对
心理活动的理解和描述其实是不多
的。比起直接谈论一个人的内心活
动，我们更习惯用身体化的症状来描
述心理。《红楼梦》是一部充满感情
的小说，但是里面很少有关于情感的
词汇，基本上都是动作。比如，黛玉
偷偷地看到宝玉一眼，自己低头笑了
一下。这句里面全是动作。中国文化
喜欢用行为来描述人、评价人，心理
问题被“侵蚀”了。因为中国人不善
于用言语表现自己的心理，这也使我
提倡比起学生的自我报告，更要去观
察他们的行为，这是对我们中国人更
有效的诊断方法。

这种文化自身的特性，也让我们
习惯忽视和轻视心理问题。同时，功
利主义加剧了这一倾向。面对心理问
题，我们不会认识到是情绪问题，而
会觉得是自己身体出了问题，要靠吃
药来解决，结果把问题搞得越来越严

重。其实，很多时候你睡不着觉、吃
不下饭，不是身体有了毛病，而是心
理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下，解决心理
问题要比生理问题更好、更快，也更
有效、更根本一些。

中国教育报：应对学生心理健康
问题，家长、学校和社会当下可以做
的是什么？

彭凯平：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频
发、低龄和高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个早就存在的现象，我们也向国
家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报告。现阶段，
我觉得有三点是应该去做的。一是在
中小学普及心理学的公共知识课程。
很多人对自己的心态不了解、不知
道，就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
池”一样，完全在无知的情况下来做
事情。二是要向家长普及心理学的知
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他们
学习、了解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也特别
重要，但现在整个社会基本上对心理
学是无知的，心理健康知识也是严重
缺失的。三是政府和学校应该让心理

学成为社会的一门显学。今天，如何
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身心体验，活
出美好幸福的生活，是我们整个社会
应该关注的问题。政府应该把如何活
出美好幸福的生活作为给孩子们的重
要教育，这就需要有政策、有立法、
有资金、有专业化的标准设计和人才
的培养，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现在还有三个呼吁：一是呼吁政
府开放心理服务市场，让更多的机构、
人才、资金能够进入到这个市场。高校
要做公益性服务，但是心理服务也要社
会化，国家要鼓励开放这样的心理服
务市场。二是呼吁更多的企业家、基
金会支持中国的心理健康工作。现在
我们很多慈善工作的重点还是在解决
经济问题，其实心理上的问题可能更
重要、更有影响，也更难。三是呼吁我
们的心理学家们更多地从事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多做一些有社会意义、为人
民服务的工作。一定要关注社会服务，
关注下一代，通过这样的共同努力，真
正把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做好。

“让心理学成为社会的一门显学”

中国教育报：近年来，教育部门
和学校越来越意识到学生心理健康的
重要性。对于学校心理健康工作，您
有哪些建议？

彭凯平：目前学校在理论的应用
上还有偏差。首先是理论基本没有，
很多中小学可能买了很多沙盘、沙
袋，还建了心理宣泄室，但是这些
东西背后的理论是什么，了解得不
多。其次是培训严重不够，很多老
师没有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就上岗
了。最后是缺乏科学的积累和科学
的态度，实践的科学含量还比较
低，高层次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基

层的实践应用结合得严重不足，甚
至有脱节的倾向。

第一，是要转变理念和态度，
要从筛查发现“问题学生”转变为
支持关怀特别学生。对感冒的人我
们是不做单独处理的，同样的，有
心理问题的人也应该受到正常对
待。学校心理筛查的目的不是找

“问题学生”，而是给他们更多的关
爱和支持。如果筛查是“找问题”
而不是给支持，孩子为了保证自己
没有问题，要不就是胡说、不承
认，要不就是伪装。很多心理问题
严重的孩子都不是筛查出来的，反

而筛查结果都很正常。如果对有心
理问题的孩子，我们能提供一些知
识、经验和咨询，甚至是一些经济
上的帮助，我想孩子和家长的态度
会很不一样。

第二，是要改变方法。现在的筛
查方法其实很落伍，是100多年前的
心理学家在没有现代科学工具的情况
下创建的，这种问卷法是一种自我报
告，受孩子的性格、一时的感受和各种
条件影响，不见得非常科学和准确。

中国教育报：如果依靠学生的自
我报告不能有效地发现他们的心理和
情绪问题，那家长和老师应该如何关

注到孩子特殊的心理需求？
彭凯平：我们最近一项关于青少

年抑郁症早期鉴别的研究发现，从青
少年的日常行为是可以预测他的情绪
和抑郁表现的。研究中，我们不是通
过孩子自己说，而是采取行为大数据
分析，根据他最近的行为，比如上课
是不是没有精神，睡眠是不是减少，
和同学、父母的关系有怎样的变化
等，这就比只依靠自我报告要好很
多。我们把研究用在了中小学教育实
践上，找出了青少年抑郁倾向筛查的
若干行为指标。最近，我们希望这项
研究能被应用起来。

“要从筛查发现‘问题学生’转变为支持关怀特别学生”

中国教育报：教育焦虑作为一种
社会情绪，关系着个体和家庭的幸
福、社会的和谐。您是怎么看待教育
焦虑的？

彭凯平：中国的教育焦虑是一种
根深蒂固的焦虑，深层地反映了对未
来社会平等的焦虑。很多家长想实现
阶层超越，这种身份焦虑是教育焦虑
的本质。当然，教育焦虑还有另外的
形式，比如“比较的焦虑”，这种比
较其实是人为造成的一种焦虑。教育
的本质不是比较孩子，而是培养每个
孩子。当我们都只关心学生排第几名
时，就已经把孩子美好生活的体验给
粉碎干净了。我管了多少人，有什么
变化，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这种思考
问题的方式是很官僚的，以别人的牺
牲和奋斗作为对自己业绩的考核。教
育应该是爱每一个孩子、服务每一个
孩子的，你学得好不好不应该列在老
师的光荣册上，也不是评判老师的标
准。教育应该是在提供服务和帮助，
让每个孩子都能快乐全面地成长。

教育焦虑不只是教育的问题，还
是社会的问题，甚至是文化的问题。
如果不从文化层面上改的话就比较
难。我个人建议家长从三个步骤来改
变。第一步是尽量吸收不同的教育理
念和思想，学习“另类”的思想和新颖

的教育方式。人的变化有时要从震撼
开始，从不一致开始，从新趋势开始，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改变习以为常的
道路和方向。第二步是让行为发生变
化，从小开始，从细节开始。比如以前
每天问孩子的问题是作业写完了吗，
复习得怎么样。那就从今天改变一
下，问一问孩子遇到了哪些开心的事
儿。从行为开始，久而久之就产生了
习惯，习惯又能形成性格。第三步是
寻找同盟。人是社会动物，一个人尝
试改变的话，会觉得压力大，不好意
思，也怕犯错误，可以找一些志同道合
的朋友和伙伴，获取情感和社会支持。

中国教育报：您一直倡导把积极
心理学等心理学研究成果应用到教育
中，鼓励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实践心理
学研究。为什么？

彭凯平：以前我们把创新简单地
理解为一些高智商、高学历的人能够
做的一些事情。但除了认知因素外，
还有很多非认知性的因素对创新也有
很大的帮助，比如情绪调整能力、压
力管理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等。我们
以前的创新人才培养，很少关注这些
因素，只要分数考得好就可以。心理
学中已经有很多关于创新、创造力的
研究，但可惜的是，这些知识没有融
入教育中，这跟我们心理学家有关

系，也跟教育工作者不相信、不了解
心理学有很大关系。我觉得教育工作
者最忌讳的就是拿过去的成绩来证明
自己的观点、思想和方案，其实有的
时候这可能不是你的业绩，只是幸存
者偏差。一定要开放，要学习，要做
科学研究和积累，不然的话就陷入了
经验套经验，一直无法总结出科学的
方法。我希望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关注
心理学对创新过程等问题的研究，创
造出更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

中国教育报：心理健康问题会如
何影响教育高质量体系的建设？

彭凯平：积极教育关注教育的幸
福感，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
助、互惠和互爱的。现在教育中突出
竞争意识、攀比意识和比较意识，很多
家长“鸡娃”的原因也是担心优胜劣
汰，这些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后
带来的是没有价值的“内卷”和精神内
耗。我们提倡的和现在教育改革的目
标一样，要把这种传统的“社会达尔文
主义”从教育中“挤出去”。

积极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们有全
面的身心发展。未来需要的不是会考
试的人，而是有灵性、悟性和感性的
新人才。今天我们提出要“育新
人”，培养21世纪具有突出竞争能
力、与众不同的人才，我也把它描述
为“ACE人才”，即具有同理心、审
美心和创造力的人。而创新人才培养
需要心理学融入。从人才培养的目标
来看，我自己觉得我们心理学，尤其
是积极心理学的思想和我们当前的教
育理念、教育改革方向是一致的。

今天，我们面临的很多教育问题
是全人类的普遍问题，如果我们中国
的教育工作者能够用积极心理学、幸
福心理学来创造一代新人，对于人类
的未来而言也会是一种新的借鉴。能
更好展示民族精神风貌的一定不是我
们的武器、大炮、飞机和金钱，而是
这些对人类有着普遍意义的事情，这
些事情是我们心理学和教育一起可以
做的。我相信，新一代的中国人能够
引导世界，影响世界，造福人类。

“未来需要有灵性、悟性和感性的新人才”

扫码观看《如
何反思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

扫码观看《未
来心理问题的发展
趋势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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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心理学融入需要心理学融入
——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家彭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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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去有“枪炮声”的地方锻炼实战能力——访西安交通
大学校长王树国》 2023年1月13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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